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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esiska myndigheter avrattar tusentals samvetsfangar och anvéander deras organ for
transplantationer, enligt en ny rapport. P& tisdagen motte forfattarna politiker och
medier i riksd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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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十一反迫害游行 震撼大陆游客





图片新闻





【明慧网】2016年10月1日，逾千名香港和周边国家、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反迫害及声援二亿五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集会游行。游行全程历时近四个小时。沿途有许多大陆游客驻足观看，他们震惊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纷纷表示谴责，有的当场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明慧网】2016年9月27日星期二，《血腥的器官活摘》（Bloody Harvest）一书的两位作者，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皇家检察官和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应邀参加瑞典国会中的一个非正式讨论会，与瑞典国会议员、媒体、人权活动家等探讨如何在瑞典立法制止瑞典人参与非法的器官移植旅游，特别是到中国去购买非法器官。


瑞典最大的医学专刊《医生报》周刊于9月28日在其网络版上刊登了此次讨论会的专题报导《工业化大规模反人类罪》。该周刊是“瑞典医生协会”成员人手一份的医学专刊，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医学杂志之一。


文章说，根据一份最新报告，中共当局杀害成千上万的良心犯，并把他们的器官用于器官移植。受害者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有信仰的人士，比如法轮功学员。这份报告的两位作者星期二在（瑞典）国会中与（瑞典）政治家和媒体见面。


这份报告指出，关于中国全国每年进行多少例器官移植手术，中共的官方数字是大约一万例。而根据《血腥的器官活摘》报告，实际数字要远远高出，估计每年在六万到十万例之间。中共现在已经不把利用死刑犯器官当作秘密，但是死刑犯的器官数量根本无法涵盖中国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总量。


在中国，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多数情况下都非常短。通过查看中国各地医院各自的（器官移植）统计数字，并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乔高和他的同事们得到了“每年在六万到十万例之间”这个数字。


文章说，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前检察官和国会议员大卫·乔高认为：“这是新的邪恶形式，我们大家必须尽我们所能来制止它。我认为我们在接近一个突破点。”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除了在国际上传播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让更多人关注以外，他们还有一个目标，是要促成一个国际联盟，并最终实现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独立调查。


大卫·乔高告诫瑞典医生：这是一起工业化大规模的反人类罪，他们（指瑞典医生们）不应该成为这个罪行的一部分。


主持这次讨论会的瑞典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默伯格说：“我已经写了一个动议案，要象西班牙那样立法，也就是说，禁止瑞典人去中国做非法的器官移植。这是我们在瑞典能够做的第一步行动。”◇





瑞典《医生报》：中共的“工业化大规模反人类罪”





▲ 瑞典《医生报》周刊9月28日在其网络版上刊登题为“工业化大规模反人类罪” 专题报导的网页截图。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合肥版  第189期  2016年10月8日





明慧周报　     合肥版         法轮功的故事            2016年10月8日     第2版








钟情东方文化的意大利青年





【明慧网】（明慧记者吴思静采访报道）看着他浓眉下的弯弯黑眼睛，还有唇边带着的一抹笑意，就好象感受到了地中海温暖的阳光。22岁的大卫来自意大利的时尚之都米兰，他修炼法轮功已经两年了。一个西方人是如何与东方文化有了交集的？大卫透露了他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从武术到静坐再到修炼


早在孩童时期，大卫就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先是学了十几年的武术，还学过日本功夫。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动手动脚”的体育运动无法满足他内心的追求，渐渐地，他对打坐的兴趣日渐浓厚，在中学时，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打坐，当时，没有老师，就是自己静坐。


中学毕业，大卫进入米兰的一所大学学习社会学。好友们也各奔东西，其中一位好友去荷兰上大学，并在那里接触到法轮功，成为一名修炼者。


“他当时在寻找着精神归宿，他知道我也是，于是他就送了我一本意大利语版的《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被译成几十种语言）。一开始我没有在意，把书放在了一边，可能是我当时机缘还没有到吧。”大卫回忆道。


两年前，大卫突然想看这本被束之高阁的书，是因为他看到那位朋友有了不小的变化，大卫笑着说：“他不再抽烟喝酒，性格也变得温和了，对生活的态度变得很积极，更努力地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朋友的正面变化触动了大卫的心，于是他开始阅读《转法轮》，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仔仔细细地读完了这本书，之后他决定要修炼法轮功。回到米兰后，他找到了当地的法轮功炼功点。


修炼刚刚几个月时，大卫就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他说：“法轮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觉得我整个人开朗了很多，我希望自己成为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从第一次看《转法轮》的时候开始，这个念头就一直很强烈。”


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


对于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遭到迫害，大卫很痛心，他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怎么可以容忍这种迫害呢？”他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呼吁停止迫害和帮助人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活动，这些事情对于大卫来说，就是天经地义应该做的。


大卫的父母不修炼法轮功，但是他们都支持大卫。大卫在中学期间对精神信仰开始感兴趣的时候，就一直在和他的母亲交流这方面的事情。现在母亲在大卫的建议下也看了《转法轮》这本书，虽然没有开始修炼，但是她非常支持儿子修炼，也支持儿子去参加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


对于以后的人生道路，大卫还在考虑毕业后是继续读硕士，还是去工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做什么，他都会在修炼法轮功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 22岁的意大利青年大卫（Davide）修炼法轮功已经两年了。





【明慧网】我今年80岁了，从1998年修炼法轮功开始，奇迹就不断地在我身上出现。


我36岁那年，在单位工作中发生甲苯中毒，险些丧命，导致半身瘫痪，左半身肌肉萎缩，全身抽搐，不会走路，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病痛的折磨使我都不想活了。可是面对这八口之家，望着那六个孩子，我怎么能叫他们眼睁睁地失去母亲。而当时家里只有丈夫一人上班，我的单位不但没给算工伤，连一点补助都不给，吃药钱都没有。东家借、西家借，欠了许多债。


因为治疗不及时，我的身体各器官衰竭，引起多种并发症，遭了无数的罪。那痛苦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由于正值小女儿的哺乳期，我的奶水都是绿的，导致我那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吃奶中毒了，留下了后遗症。那段苦日子真是说不完。


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困扰我多年的疾病：半身瘫痪、肌肉萎缩、头疼、心脏病、慢性肝炎、胸膜炎等等，都通过炼功一个个逐渐地消失了。萎缩多年的肌肉全部长出来了，身体恢复得像年轻人一样，老邻居们看见我的变化都觉得太神奇了！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奇迹般的变化！◇（文/玉芳）





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





安徽省合肥女子监狱对我的洗脑迫害





【明慧网】我叫汤德珩，今年五十九岁，原安徽广德县教委干部。是一九九九年五月走入法轮功修炼的。


一、中国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直接的地方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这天，我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监狱。监狱所在地在宿州。警车到达监狱大门，很快过来两个狱警。她们看着车上的我，一个狱警问道：“你是汤德珩吧？”我说：“是的。我是炼法轮功的，没有罪错，这是对我的迫害。”我紧接着对她们讲法轮功真相、讲周永康和李东生的现状。她们听着，时而表情严肃，时而瞪大眼睛看我，时而提出疑问。一个狱警问道：“你有病了，你吃不吃药？”我说：“我有病了，我肯定会吃药。问题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没有病的，没有病就不必吃药，是药三分毒嘛。”她们对视低语：“这观点比较特别呀。”后来我得知他们一个是监狱分管法轮功的孟副监狱长，另一个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监区的负责人任姓教导员。


我进入监狱大门后，首先被脱光衣服，接受狱警的搜身检查。我所有物品都被抖落在地上，棉被拆开、卫生纸拆开、衣服拆开，一一检查，彻查我是否把大法经文带进监狱。然后我被狱警带到五监区宿舍。


第一件事就是强迫我剪头发、穿囚服、戴统一编号的胸牌。第二件事就是靠墙站立听狱警训话。狱警严肃告诫我要认清自己的“罪犯”角色，认罪服法，服从管理，不准炼功、不准传法。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场面，我知道自己是没有罪错的，也就没有了恐惧和害怕。我说：“我不是罪犯，我是大法弟子。”狱警拍桌子吼道：“我们只认法院的判决，来到这里的都是罪犯。”我平和的说：“如果我是罪犯，中国公民的素质太高了，那中国的国情状况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了。”


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否定迫害。我不配合狱警的指令，不背监规，不唱狱园歌，行进途中不喊口号，不参加奴工劳动。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有“真善忍”约束自己，在哪里都会做一个好人，不需要任何外在形式制约；我不唱红歌、不喊口号；拒绝奴工劳动，狱警勃然大怒。出工时，狱警罚我面壁、罚我坐在拐角处，不许走动，不许与人说话，限制上厕所；收工后，罚我在号房站到十二点，才准许睡觉。


二、中国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黑暗的地方


在中国，每个监狱都有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专管监区。我所在监狱有这样的专管监区，却没有实体。


在监区，包夹犯人、号房号长、考评员、信息员对每个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包括看不见的思想，都要写出详细的书面材料上交，每个月再由承包狱警汇总上报专管监区。是凡被安排洗脑的法轮功学员，都有专管监区狱警每天早上带去洗脑班迫害，晚上夜里送回监区。入狱的法轮功学员人人都得经过专管监区洗脑班强制“转化”迫害。


包夹我的犯人是狱警精心挑选后报监狱批准的死缓犯人和长刑犯人，都是些吸毒贩毒、杀人的犯人。狱警把她们的利益与我的“表现”挂钩。也就是说，我的“表现”狱警不满意，就直接扣减包夹犯人的改造分，直接影响她们减刑。在监狱，犯人唯一的期盼就是早点走出监狱大门，拼命干活挣分减刑。如果我影响了她们的利益，那么可想而知她们会不择手段的整我。


我入狱的第一天晚上，狱警就开始要求号房犯人轮流值班。劳累了一天的犯人，夜里还得起来值班，无名火都冲我来。我找狱警说：“号房人真的很辛苦，别叫她们夜里起来值班吧。”狱警脱口而出：“那你就赶快‘转化’呀。”我明白了，这种值班原来是在挑起号房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也是给我施加压力。


面对号房人再指责和谩骂，我就平和的告诉她们说：“我是被迫害到这里来的，能在一起都是缘份。我没有要你们为我熬夜值班，谁叫你们这样做的就去找谁。”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异口同声说：“狱警说你‘转化’了我们就不值班了，求求你快‘转化’吧。”此情此景让我感到心里酸酸的。我给她们讲自己被迫害的经历，讲法轮功真相，讲“真善忍”是好的，往哪里“转化”呀？我告诉她们：“真善忍”是我的信仰，是我生命的选择，是天赋我的人权，我不会“转化”的！


号房有个犯人因长期值夜班而恼羞成怒，威胁我说：“你要知道这号房是没有监控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很明白她的意思，她在暗示我：你不“转化”，值班就没完没了，我们烦了的时候就整死你，谁也不知道，你死了也只能落个自杀的罪名。


白天出工中，狱警规定我一天只准上三次厕所。我的处境是严管，每行一步都得有包夹犯人陪同，不得单独行动。包夹犯人劳动任务重，没有时间陪我上厕所。她们就去报告狱警说我喝水多，经常要上厕所，说她们没有时间陪同。号房承包狱警就来对我说：“你以后少喝水，上面对你们有规定，一天只准上三次厕所。”因此，我经常被小便憋得肚子疼。


入狱几年中，我八十多岁的父亲奔走在宿州、合肥新老监狱想见见我，虽然通话时间只有五至十分钟，全程通话也全在狱警窃听中，但仍然多次被监狱以莫须有的借口拒绝探视。◇











安徽巢湖市供电局退休职工李文珍，女，67岁，于2016年9月28日上午，被巢湖市公安绑架。现被送往合肥迫害。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核实。◇





  合肥简讯











截至2016年10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2.52亿。








明慧周报    合肥版       迫害与反迫害         2016年10月8日           第3版








【明慧网】按理说，媒体报道好人好事是在彰显社会正气，监狱关押坏人是在维护社会正义。然而在中国，却有好多媒体报道或关注过的好人被投入到了中共的监牢里，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看具体的实例。


《太原晚报》的感人报道


在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院内经营书店的法轮功学员王志刚，靠出租书为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做人，诚实善良，极富爱心。1998年中国大陆南方遭受特大洪灾，他向灾区捐款1万5千元。当时《太原晚报》曾给予报道。王志刚并不富裕，他是把几年来二角、三角出租书的收入全部捐给了灾区。


2008年7月，他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后被枉判3年，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监狱三队遭受迫害，双眼被打得近乎失明。


“好心的李老师，你在哪里？”


李纪南老师于1993年开始资助山东沂蒙山区临沭县的一个贫困儿童宏刚上学。李纪南不但在经济上无偿资助他，还经常用书信和他交流。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每次去信都是把回信的邮票和信一块给小宏刚寄去。十多年的资助和交流增进了二人母子般的情谊。


2003年，宏刚以突出的成绩考入了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李老师去信，可是，宏刚的信被邮局以“查无此人”退回。宏刚入学后，对李纪南老师的思念与日俱增。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记者。2006年3月27日《昆山日报》以《好心的李老师，您在哪里》为标题作了报道，并借此替宏刚寻找这位长期资助他的好心人。


而李纪南女士在哪里呢？说来让人唏嘘，她正在中共的监牢里，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所以被中共枉法审判，劫持在监狱里，从而中断了与宏刚的联系。


专题报道为何停了？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管理局中心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陈国清，与同在一所医院的外二科主管护师韩玉琴，是夫妻，二人同修法轮功。他自述：“我们曾向密山市关工委捐献一千多元钱，资助贫困儿童上学，提出不留姓名。密山市关工委想就此事做一个地方电视台的专题报道，但是要求我撒谎说我们这样做是在××党教育下的结果，我明确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结果。他们说，这么说就不能报道了。”


陈国清和韩玉琴夫妻二人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当局数次绑架，被开除工作，妻子韩玉琴被迫害致死。


把好人当成坏人打，这样的社会谁还敢再做好人！中共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是无比巨大的。


然而，法轮功学员并未因中共的迫害而降低信仰真、善、忍的标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止着社会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堕落。◇


 





被媒体关注过的这些好人怎么都在中共的监牢里？





 “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明慧网】“天安门自焚”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是那一年的除夕。当时，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遇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已经到了推行不下去的地步。于是江泽民再次使用栽赃伎俩，也就是炮制“天安门自焚”来栽赃法轮功，好为他加大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这个自焚事件之所以恶毒，就是它所使用的手段最能挑起世人的仇恨。从自焚的方式，到所挑选的人员，再到选择的时机，加上后来的滚动式播放，各大媒体配合的集体声讨，许多中国人都被中共制造的这起伪案蒙骗了。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多处破绽非常明显：


◆ 天安门广场那么大，哪找那么多灭火器？而报道说是一分多钟同时拿出来的。


◆ 录像中的众多的特写镜头哪里来？若非摄像机有意处于待机状态，能拍摄下来吗？而美国记者声明了，他们刚接近天安门广场，摄影器材就被没收了，没有拍摄这些镜头。


◆ 自焚录像中的小女孩刘思影，说是自焚后治疗时，气管切开了，可四天后接受记者采访，她竟然能够唱歌……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天安门自焚案”被当场揭穿。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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